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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的经验之谈

写文章要研究逻辑

）是著名德国文豪歌德（ 剧作家。的诗人

他早期的重要作品、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后来

的代表作、长达一万二千多行的诗剧《浮士德》，曾风靡世界，

在中国也赢得了众多的读者，享有崇高的声誉。他曾经写过

一首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诗：

我劝你，亲爱的朋友，

首先把逻辑来研究。

你的精神受着良好的训练，

如在西班牙的长靴里一样紧衬。

它将小心谨慎地前进，

循着思想轨道，多么方便；

即使邪途歧路满眼前，

它也不会东奔西窜。

这首诗告诉我们：要写好文章，最好“首先把逻辑来研

因为只有这样究 ，面对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生活素材，

才不致被满 去眼的“邪途歧路”所迷惑，才能“沙里淘金

伪存真，才能理清思绪，写出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佳作来。

读过《浮士德》的人一定会为歌德条理井然、精彩绝伦地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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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极其众多的人物、繁复的事件、错综的情节而惊叹。显

然，这大大得力于歌德高度严密的逻辑思维。逻辑对于写作

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洋洋万言一挥即就，而纹丝不乱、章句有序、无懈可击

的事，千古罕见。正因为如此，“文章不厌百回改”成了许

多作者的座右铭。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许多

人“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象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

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同时，他还特意引述鲁迅“写

完后至少看两遍”的经验，认为“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

多遍，认真 然后发表地加以删改

列提纲，打初稿，固然要讲逻辑，修改时也不能忽视从

逻辑上进行检查。作家老舍在《论短篇小说的创作》中说“：有

的作品文字色彩不浓，首先是逻辑性问题。我写作中有一个

窍门，一个东西写完了，一定要再念再念再念，念给别人听

（听不听在他），看念得顺不顺？准确不？别扭不？逻辑性强

不？⋯⋯看看句子是否有不够妥当之处。我们不能为了文字

简练而简略。简练不是简略、意思含糊，而是看逻辑性强不

强，准确不准确。只有逻辑性强而又简单的语言才是真正的

简练”。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郭沫若、茅盾、高尔基、法捷

耶夫等大手笔，都有一些类似的议论。这同样告诉我们：“首

先把逻辑来研究”，打好逻辑基础，对于文章修改是十分重要

的。歌德的《浮士德》写了 年写成初六十年， 年至

年定稿，在这么长时间里，稿， 年至 歌德作了反复

的大量的修改，终于使作品臻于高度完美。从许多著名作家

的创作实践中，都可以找出这样的实例来。

古人谈写作，有所谓“遣词造句、布局谋篇”之论。其

中“布局谋篇”自然离不开审题、立意、选材、结构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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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修改文章时都必须拿逻辑这根“尺子”来量一量。

就“遣词造句”来说，它同概念的明确、判断的恰当、

推理的逻辑性关系很密切。这是由思维与语言的关系决定的。

思维是语言的实际内容，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逻

辑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语言表达的基本形

式是语词、语句（包括句群） 概念是语词的内容，语词是概

念的“物质外壳”。每一个概念都有一定的语词来表达，每一

个实词也表达一定的概念。判断是语句的内容，语句是判断

的“物质外壳’，。每一个判断都有一定的语句加以表达，每一

个语句也都明晰地或隐含地表达某些判断。一般说来，推理

是句群的内容，句群是推理的“物质外壳”。通常，推理由句

群表达，而许多句群也表达着一定的推理。“遣词造句”的

正确无误，必须建立在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

的基础上。因此，修改文章时，就必须拿概念、判断、推理

的“尺子”来衡量“遣词造句”方面是否有问题。

鲁迅的《＜坟＞的题记》初稿中有这样一段话（重点为

笔者所加，下同）：

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知道，即如我有时吃鱼肝油以

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是为了

我的敌人，给他说得冠冕一点，就是敌人罢 给他的

好世界上留一些缺点。

定稿时，鲁迅把它改成：

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

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

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 给他说得体面一点，就是

敌人罢 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其中，将“知道”、“冠冕”、 “留”、“缺点”改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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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 “多留”、 “缺陷”，使所要表达的得”、“体面”

概念更准确了；将“不是”改成“不尽是”，变全称

否 定 判 断 为 特 称 否 定 判断，与“大大半”呼应，

逻辑更严密了。鲁迅本爱喝酒，后经许广平劝阻戒了酒，加

“的戒酒”三字，使“延长生命”的措施更全面一些，这同

归纳推理有关。

再就“布局谋篇”来说，它与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

比推理、关系推理关系颇密切，与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充足理由律关系也很密切。毛泽东同志说：“写文章要讲逻辑。

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

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毛

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页）这里说的“要有一种关系，要

有一种内部的联系”，就是指的遵守同一律等，“不要互相冲

突”，就是指的不要违反矛盾律。修改文章时，就要从逻辑上

仔细检查推理是否恰当，整篇文章是否符合同一律、矛盾律、

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

著名的 ）一生为人类留法国文豪巴尔扎克（

下一百六十多种作品。他写作时爱用特别大的稿纸，上下左

右都留有大片空 支魏格描述巴尔扎克白以便修改。司蒂芬

修改文章时象一个骑兵向敌人巩固的方阵冲击一样，向排印

好的初稿“猛烈进攻”，以致墨水四溅，纸面戳穿，“他的笔

象佩刀一样一挥，一个 整整一句子便从上下文中割开，

段被拉 不要的章节被肢解、挪了出来，另一段填了进去

开，空缺上粘了新的纸。一个段落原先的起头被埋入文中，

另一个新的起头写成了⋯⋯”，在再次修改时，巴尔扎克“再

度把这整个辛苦筑成的大厦拆散，使每一页从顶到底布满了

更多的删改与墨迹 ”（《巴尔扎克传》）。巴尔扎克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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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创作的作品原稿、修改稿妥善保存、装订成册，作为

赠给知心朋友的珍贵礼物。这些修改稿的数量相当可观。据

统计，他写一部二百页的小说，修改稿往往相当于原稿的十

倍。他每写一部作品，少则修改几次，多则十五、六次。如支

魏格上面所说的修改，显然是从“布局谋篇”上考虑的。雨

果、果戈理、海明威等著名作家也有这类同增强文章的逻辑

性密不可分的修改文章的故事。

总之，掌握逻辑基础知识，对于修改文章的每一环节，

都是必不可少的。

有人也许会问：难道每个作家都非学点逻辑不可吗？

回答是肯定的。

鲁迅就是一个熟谙逻辑的文学家。早在留学日本的时期，

他就钻研过逻 、“名学”）。在 年辑学（当时称“论理学

发表的《科学史教篇 中，他认为把演绎法与归纳法二者结

合起来，真理才能昭然若揭。后来他又读了不少逻辑著作，

在写作中随时注意逻辑的严密性。他的许多杂文，极其巧妙

地从逻辑上“一击”而“置敌于死地”，把“国粹家”的“逻

辑 “导师”的“逻辑 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逻辑”驳

得体无完肤。他还创造了运用逻辑武器与论敌斗争的独特方

法。《论辩的魂灵》等十多篇杂文，就是纯用逻辑方法写成

的。鲁迅的创作实践表明，不懂逻辑，就不可能成为好的作

家，修改文章也无从谈起。

诚然，既可从书本上学逻辑，也可在语言实践中学逻辑。

古往今来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在语言实践中学习的。但这

不是一条捷径。现在已经有可能结合实践学习逻辑理论。我

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持之以恒，学好逻辑，为修

改文章打下坚实的基础。清人李沂说：“作诗安能落笔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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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星阁诗能改，则瑕可为瑜，瓦砾可为珠玉 话》）愿

人人学好逻辑，运用逻辑来修改文章，个个写出美如珠玉的佳

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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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须教“后世见之明白无疑”

概念要明确

《安娜 卡列尼娜》、《复活》等世界名著的作者、伟大

的俄国文学家列夫 托尔斯泰 曾经说过“：如

果我是沙皇，便要颁布一项法令：凡作家用词，本人也不解

其意者，便剥夺他的写作权，并给他一百大板。”他没有说“本

人虽解其意而读者难解其意的”该怎么样处理。笔者认为，

文章是用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即使作者“解其意”，而如果

读者不解其意，那么，也是枉然为文。因此，概念明确，让

人读得懂，是做文章的起码要求。

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性总和的思维形式。任何概念都有其

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指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

性；概念的外延，指概念所反映的那一类事物。概念的内涵

与外延，正好与语词的含义和范围相当，这决定了概念与语

词间存在对应关系。

所谓对应，是指每一个概念都有一定的语词来表达。遣

词造句以及修改病句时，必须准确掌握每个语词所表达的概

念。

传说乾隆皇帝游江南时，见一庙宇里的菩萨边题有“翁

仲”二字，便问随从的翰林学士们是什么意思。他们回答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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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是“唯有仲雍，翁仲则有 ”。其 实，既有“仲

雍”，亦有“翁仲 。前者是周太王的次子，吴国的先君。后者”

是秦始皇的部将，功勋卓著，死后铸铜像立于咸阳宫司马门

外，后来就称铜像、石像为“翁仲”。于是乾隆就写了一首打

油诗，嘲笑那些翰林学士：

翁仲将来（拿来）作仲雍，

十年窗下少夫工。

从今不许居林翰，

发回原籍作生童。

诗里故意把“工夫”、“翰林”、“童生”几个语词颠倒过来，

使它们不能正确表示原来的概念，用来讽刺翰林学士们不学

无术，把“仲雍”、“翁仲”两个概念混淆了。乾隆的嘲讽是

有力的，其中包含了概念与语词应当对应的道理。

但概念与语词又不完全是对应的。

所谓不对应，分两种情形：

一是指有的概念可以用几个不同的语词来表达。如“妻

子的父亲”这个概念，还可用 “泰山”等“丈人”、“岳父

来表达。这一表示同一概念的不同语词，可视不同情况分别

使用，或交替使用。例如，同是玉蜀黍，在科学读物中，应

在文艺读物中，北方人 南方人写作“玉米 称它为“包谷”，

则称它为“珍珠米”。又如，在诗歌中，常常交替使用“祖国

的心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首都”等来称谓北

京，为的是使语言多变，行文活泼，便于押韵。

一是指有的语词可以表达几个不同的概念。

江上的江心寺门口，至今仍有浙江温州 金碧辉煌的大

字对联：“雾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这里的 朝“朝”字，一读 ，一朝就是一天；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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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朝拜的意思。这里的“长”字，一读 经常的意思；

一读 增长的意思。此联利用了这两个字所具有的不同

概念，应该读做“：雾

散，潮

消”。

“浮白斋主人”的笑话集《雅谑》中有这样一则笑话：

长洲县丞马信，山东人，一日乘舟谒上官，上官问

曰“：船泊何处？”对曰“：船在河里。”上官怒，叱之曰“：真

信又应曰：“草包在船里草包 。”

这则笑话里的“草包”，就表达不同的两个概念。

这种同一语词表达不同概念的情况，文言语词中比比皆

是，白话语词中也是常见的。这就很容易因文句中某一语词

的歧义而造成概念不明确，使读者理解起来有困难。修改文

章时，应当注意避免使用有歧义的语词，使概念明确化。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一日的《光明日报》摘登了《北京日

一篇文章，以“报》 在考场上，考生们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的设问开头，紧接着的答问“第一”点指出：“要控制焦虑，

具有泰然处之的心理状态。⋯⋯只有这样，人脑的机能才能处

于最佳状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已有水平的发挥。”这段话

里前后两次出现的“问题”，表达的不是同一个概念。设问中

的“问题”，指的是考生中常见的情绪紧张等现象；答问中的

“问题”，指的是试卷上的题目。在一篇短文中，要尽量避免

这种以相同语词表达不同概念的情况，否则就容易引起误解，

起码是影响阅读与理解。读者在读到“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时，对这个“问题”指的是什么；就得费一番思索。如果改

成“有利于试题的解答”，不是更清楚吗？

与此类似，一九七七年《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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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过这样的语句：“‘古为今用’是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正

确方针⋯⋯但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这个早有定论的问

题却成为问题了。”两个“问题”，含义迥异，前者指“古为今

用”的方针，后者指值得怀疑的对象。而且，用“问题”指

称“古为今用”的方针，本身就与后面的“成为问题”混淆

起来了。《世界经济导报》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八日的一篇文

章中写道：“不要以为物价越便宜越好，天下没有那么便宜的

事。”这里两个“便宜”，前者是价格低廉的意思，后者是容易、

便当的意思，单独使用，通常不成问题，放在一起就使人费解

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一

九七八年，既有古巴彻底暴露于前，复有越南大暴露于后。

这对难 它们都是苏联拴在自己战兄难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

车上的卒子。”在同一句话里两次用了代词“自己”，第一次，

作者用来代古巴和越南“这对难兄难弟”。第二次，作者想用

来代苏联。但是这仅仅是作者的主观愿望。由于第二个“自

己”是有歧义的，读者可能会把它理解作古巴和越南“这对

难兄难弟”。这类运用概念不明确的情况，如果在修改文章时

略加注意，是不难避免的。

鲁迅的《萧红作＜生死场＞序》初稿曾写有：

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

但却看见了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

过是速写，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

定稿时“，速写”二字改成了“略图”。为什么鲁迅要这样修改

呢？“速写”可以理解为一种“作品的体裁”，也可以理解成

一种“作品的创作手法”，还可以理解成“内容简略的作品

正因为用这个词有歧义，容易造成误解，改为“略图”，概念

单一，消除了歧义。从鲁迅手稿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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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的修改。

修改文章时还要注意去掉“生造”的语词，因为“生造”

的语词，不可能表达约定俗成的明确的概念。宋人李耆卿在

《文章精义》中说：“唐代宗时有晋州男子郇（音环）谟者，

上三十字条陈利害，一字是一件事，如‘团’字是说‘团练

使，之类，谟自知，他人不喻也。吾谓世之作文，务要崎岖

隐奥，辞不达意者，皆郇谟之徒也。”我们可不能为贪图方便

“生造”语词，弄得概念不明确，做了“ 谟之徒

语词表达概念是否明确，以一种语言在历史上形成的统

一理解为根据，不能依某一地区少数人的理解为转移。因此，

方言中的许多语词虽非“生造”，但也会造成误解，所以不宜

滥用。据说宋代有个人写了两句诗：“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

心。”大诗人王安石看到后，不明白明月怎么会叫、黄犬怎么

能卧花心，提笔将这两句改成“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

殊不知诗作者因他的家乡有一种小鸟名为“明月”，又有一种

小虫称作“黄犬”，故而有此诗句。诗作者以只有当地人才用

的鸟名、虫名入诗，与“明月”、“黄犬”通常所表达的概念

迥然相异，以致造成了误解。这种情况，是亟应避免的。现

在有不少作者喜欢以方言入文，这固然可以使作品富有乡土

气息，但务使读者读得懂，在必要之处加注释，以防产生误

解。

此外还应注意由于某些语句中指称混乱而造成的概念不

明确的情况。笔者曾在上海街头看到一条浓墨大幅标语，上

书“：妈妈只生一个好！”

在这幅标语前驻足的人，大多忍俊不禁：“‘妈妈只生一个

好’，这算什么话 书写者的意思无疑是“每个妈妈只生一个

孩子好。”但是，象标语上那样写，也可以理解为“只生一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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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好”，显然不恰当。

某报在一篇题为《黄棹年过八十著述不已》的文章中写

道：“几十年来，黄棹在精心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同时，埋

头钻研，不分昼夜地工作，撰写了《诗说》等六部近百万字

的著作。”其中“六部近百万字的著作”既可理解为每部近百

万字的六部著作，也可理解为六部著作总共近百万字，因而

是语意不明的。

南宋的朱熹看了陈蕃叟的《同合录序》，针对该书文字晦

涩的毛病，提出了“文章须正大，须教天下后世见之明白无

疑”的要求（《朱子语类》），这一点，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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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芟繁剪秽”、“淘沙得金”

概念的限制

怎样才能使概念明确化？

请先看莱辛的寓言《好斗的狼》：

一头小狼向一只孤狸说：“我永远铭记不忘的父亲，

真是一位英雄！它在这整个地方是多么令人生畏啊！它

一个接一个地打败了二百多个敌人，并把它们污浊的灵

魂送进了腐朽的王国。奇怪的是它最终竟败在另一个敌

人手里

“一个在葬礼上发表演说的人是会这样讲的”，孤狸

说，“可是一个刻板的历史著作家却要予以补充：它一个

接一个战胜的敌人都是羊和驴；而那个把它打翻在地的

敌人，却是它敢于冒犯的第一头公牛。”

寓言中的狐狸用“羊”、“驴”、“公牛”这些比较具体的

概念，代替“老狼的敌人”这个比较笼统的概念，一针见血

地揭示了小狼所企图掩盖的真象。狐狸所使用的，是概念限

制的逻辑方法。

形式逻辑所谓概念的限制，是指增加概念的内涵，使外

延较大的属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这是使概念明确

化的一种重要逻辑方法。例如，把“记者”当作外延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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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概念，使之增加“在某报工作”的内涵，变成外延较小的种

概念 某报记者”，就是进行了概念的限制。用这样的方法，

还可以依次将“某报记者”限制为“某报女记者”“、写过不少

作品的某报女记者”“、写过不少出色作品的某报女记者”⋯⋯

每一次限制，都使概念更加具体，更加明确。又如，在“漫

画常借助成语反其意而巧用之，或顺其意而俏用之”中，以

“巧”“、俏”限制“用”，揭示了属概念“用”的另一些内涵，

使之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巧用”“、俏用”，表达了新的

更具体的意思。

曹靖华同志在《关于文学翻译的若干意见》中说：“汉语

的表达，要做到文字通顺，力求⋯⋯避免洋腔洋调、陈词滥

调、油腔滑调。（”《大学生》第三期）用“洋”“、陈”“、滥”、

“油”、“滑”来加以限制，具体而且生动，使人对应该鄙弃

的腔调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刘波同志在一则采写体会中引述

一位老编辑的话：“花必须从泥土里长出来，才有真正的香味。

要是假花，制作得再鲜艳，也放不出香味来。”并就此给这篇

采写体会起了《真花要带泥土香》的题目。以“真”限制

“花”，以“泥土”限制“香”，具体、明确，诗意盎然，逻辑

严密。报告文 中国残疾人福学作品《在人的另一片世界

利基金会纪事》的开头写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提出一个

著名的美学命题：生活是美的。应该说，只有符合人性的生

活才是美的。”（《文汇月 年第刊》 期）以“符合人性

的”限制“生活”，其意义不仅在于阐明了“生活”的真实涵

义，而且从全句来看，正是由于恰当的限制，修正了车尔尼

雪夫斯基的著名美学命题，揭示出了一个合乎马克思主义的

美学科学命题。

该限制而不加限制，会造成概念不明确甚至错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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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的红杜鹃》）

废品回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十七年

如一日地利用休息时间把所有的废物都收集起来，交给

国家，从来不计报酬。（《一个人老心红的“官”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医务人员，最近把一个十

五岁男孩的心脏和肺，同时移植给一个女患者，两天以

后，患者已能吃固体食物。这个患 ⋯克 ⋯戈尔 ⋯者名叫玛丽

（《美国的一病人移植心肺成功》）

例一中的“全人类”未加限制，因而不符合客观实际。

只有进步人类才会对新中国的诞生感到惊喜，应该给“全人

类”加上限制语，改成“进步人类”。例二中的“废物”是指

可以利用的废物，不以“可以利用的”限制“废物”，显然不

妥。例三令人骇怕，怎么可以把“十五岁男孩的心脏和肺”

割下来“移植给一个女患者”呢？应改成“刚死的十五岁男

孩”才是。

对概念是否加以限制，一要视必要，二务须正确。

不必限制而滥加限制，就会造成重复、啰嗦的语病。恩

格斯说：“重复，一部分是术语缺乏的结果，一部分是不习惯

于逻辑训练的结果。（”《恩格斯致马克思， 日年 月

“年迈的老妪”、“有一定文化的知识青年”“、颇有危险的危

房”“、什么也看不见的盲人”“、历史史册”等等，就犯了不

必限制而滥加限制的逻辑错误。某报为一篇报道制作了这样

的标题：《有书本知识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向社会实践学习》，

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全

人类都以惊喜 目光注视着这辉煌的光焰。（《我们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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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限制语“有书本知识的”显然多余。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

‘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稳

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

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

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

可靠。”这里所说的“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就是

指不必限制而加了限制。如果说，必要的限制是“画龙点睛”，

那么，不必要的限制就是“画蛇添 刘勰在《文心雕足”了

镕裁》中说：“权衡损益，斟酌浓龙 淡。芟繁剪秽，弛于负

担。”我们在修改文章时，应当认真“权衡”“、斟酌”，看看是

否有“蛇足”“、繁秽”。如果有，就应毫不犹豫地加以“芟剪”，

减轻读者的“负担”，更好地表达文意。

限制而不正确，结果必定事与愿违、以辞害意。例如：

为了克服非辩证的形而上学作风，不能否认

剥削阶级的秦可卿引用过的成语的真理性。（《艺术世

年第 页 ）期第界

）以“非辩证的”来限制例（ “形而上学”，反而模糊

了“形而上学”的反辩证的性质；“秦可卿”为特定的个人，

是《红楼梦》中所写的剥削阶级的一分子，而不是“剥削阶

级”，用“剥削阶级”限制也不妥。

某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张爱萍同志是一位业余摄影爱好

者，年轻时在戎马倥偬中，他就运用缴获敌人的照相机，在

战斗空隙中拍摄了许多战斗生活场面，用“缴获敌人的”限制

“照相机”是不正确的，应改作“从敌人那儿缴获的照相机

美国作者米切尔 柯达的《通向胜利的六个步骤》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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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中，谈到“精力培养”时说：“培养和集中使用精力的最

好方法是：把一天分成尽可能小的时间单位，把每一单位时

间都当成独立的和有价值的来对待。”这里所说的“尽可能小

的时间单位”指什么呢 诚然，我们应当“争分夺秒”，但世

界上很少有把一天分成一千四百四十分或八万六千四百秒来

安排生活、工作、学习的。也就是说，以“尽可能小的’，来

限制“时间单位”，不够妥当，如果改成“比较小的”，就无此

弊病了。

清人李渔论及文章修改时，深有体会地说：自己的文章

刚写就，总觉得篇篇都好；诗赋刚写成，会感到无语不妙。

但过几天翻出来一看，其中的高下优劣，不但别人能辨别，

自己也能有所判断。因此，李渔认为，要写出佳作来，“当

于开笔之初，以至脱稿之后，隔日一删，愈月一改，始能淘

沙得金，无瑕瑜互见之失矣”（《闲情偶寄》卷三）。

“隔日一删，愈月一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概念

限制上下功夫。从著名诗人李瑛对《滔滔涅瓦河》所作的修

改中，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生动例子。在《滔滔涅瓦 寄河

红场》中，有这样两行诗：

千万面腾过烈火的红旗，曾覆盖过你呀，

千万朵鲜艳的礼花，曾在你的夜空竞放

其中“红旗”前面的“腾过烈火的”五个字是修改时加上的，

强调了不是一般的“红旗”，而是经过严峻的战斗考验的红旗，

不但增强了诗的形象性，而且通过限制使概念“红旗”更明

涅瓦河的怀念》里，李瑛滔涅瓦河确、具体了。在 将

“漫天飘飞的大雪”，改成了“漫天斜飞的大雪”，将“听不见

你的声音”改成了“听不见你的涛声”；将“从寒冷的波罗的

海上吹来了凛冽的风， 成了“⋯⋯吹来了白色的风”。在《滔


